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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I N G Y U L E I

冰 与 泪





金字塔耸立在深雪中。

周围是一望无际的埃及沙漠，埋在新冰河期的大衣下。沙

丘被冻僵了，上面积着被风卷起的雪堆。过去火热的精灵化

身成了平原中的冰雪，绕着呼啸舞动的旋风，没多久便软弱地

平息下来。

梅勒蹲在金字塔顶端阶梯的雪中，尤妮帕的头靠在她的

怀里。这个有着镜子眼睛的女孩合上了眼睛，但眼皮却不停

抖动着，仿佛后面有对甲虫想破茧而出似的。雪花落在尤妮

帕的睫毛和眉毛上，让她看来更加苍白。尤妮帕在雪白的皮

肤和淡金色直发的衬托下，就算没有渐渐覆盖住两人的白雪，

也仿佛是一个瓷娃娃：显得脆弱，带点悲伤，似乎她一直想着

过去的一桩悲剧一般。

梅勒冻得惨兮兮的，四肢打着哆嗦，手指颤抖，每呼吸一

口气，都觉得肺部吸进了碎玻璃。她头痛欲裂，但分不出这是

因为寒冷，还是逃出地狱所导致的结果。

一场直接带她来此处的逃亡。

来到埃及，来到沙漠。

上一次的冰河期后，这些沙地和沙丘第一次埋在深深的

雪里。

尤妮帕呢喃着，她的额头皱了起来，但镜子眼睛依然未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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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梅勒不知道，当尤妮帕终于苏醒后，会发生什么事。自从

她的心在地狱被植入一小块石光后，她就不再是原来的样子

了。地狱中心那个难以捉摸的石光牢牢控制了她。

尤妮帕此时还昏迷着，但当她苏醒后……梅勒不愿去想。

她已精疲力竭，不想再去打斗，不管是对付尤妮帕、地狱中的

丽灵，还是地面上埃及帝国的走狗。梅勒的勇气与坚毅已经

消失殆尽，这时候只想睡上一觉，好好休息，等着凛冽的寒风

轻摇着她睡入冰雪之中。

“不行！”

水后唤醒了神智不清的梅勒。她脑海中的那个声音既熟

悉，同时又无比陌生。就像那个寄居在她体内，此后一直伴随

着她的每个思绪、每个步伐的生灵一样陌生。

梅勒抖了抖身子，鼓起她最后的力量。她必须活下去！

她急忙抬起头，看着天空。

上面还一直在激战着。

那只有双翅膀的石头狮子维米特拉克斯和一艘埃及帝国

的太阳飞艇正在进行一场生死攸关的空战。自从维米特拉克

斯浸过了石光后，它的黑曜岩身子便发着光，好像它是熔岩铸

成的一样。这时狮子在天空中像流星一般划出一道道的光芒。

梅勒看着维米特拉克斯再一次由上方冲撞那艘翻滚起来



的太阳飞艇，紧紧捉住这艘新月形的飞船，停在上面。它的翅

膀收在这个约比威尼斯摇船长三倍的船身左右。在重达吨许

的狮身重量下，飞船很快失去高度，直奔地面，直奔金字塔，直

奔梅勒和尤妮帕！

梅勒终于从僵滞状态中完全苏醒过来，仿佛包覆在她身

上的寒冷冰甲，顿时被震裂开来。她跳起来，手臂下夹着昏迷

的尤妮帕，拖着她穿过雪地。

她们在金字塔上层三分之一处。如果太阳飞艇撞裂了金

字塔的外侧，她们便毫无机会。崩裂的碎石会将她们连带卷

入塔内。

维米特拉克斯第一次抬起头，看这艘摇摇晃晃的飞艇的

去向。当它张开翅膀，试图转移飞艇坠落的方向时，与风摩擦

而过带来了一阵尖锐的巨响。但船身过重，不是凭它一人之

力便可以拦阻的，依然维持着垂直的路线朝深处坠落，直奔金

字塔的侧面。

维米特拉克斯大吼着梅勒的名字，但她根本没时间抬头

看。她拖着尤妮帕沿着石阶后退，每一步都得吃力地从积雪

中拔出自己的脚，几乎快要绊倒。她明白，只要自己一跌倒，

就再也站不起来。她残余的力量也已耗尽。

在那艘太阳飞艇接近时，一声尖锐的呼啸窜入梅勒的耳



里：命运的箭尖瞄准了她，看来将会命中目标。

“尤妮帕，”她气喘吁吁地喊道，“你必须帮我……”

但尤妮帕毫无动静，只有合上的眼皮在抖动，并发出些咕

噜声。要不是还有这个生命迹象，梅勒差不多就是拖着个死

人在雪地上走：尤妮帕的胸口不再起伏，因为那里已没有跳动

的心脏，只是一块石头。

“梅勒！”维米特拉克斯又在咆哮，“站着别动！”

梅勒听到了，却没反应，继续走了两步，直到那话惊醒

了她。

站着别动？真见鬼了！

她回头看去，见到飞艇——好近！——见到船身上的维

米特拉克斯张开翅膀努力逆风拍打，也看出在她之前那只狮

子已注意到的事。

太阳飞艇翻滚得更加厉害，偏离了原来坠落的路线，现在

朝着金字塔侧面另一个棱角直冲而下，正好是梅勒想让自己

和尤妮帕撤离到的安全地点。

现在掉头已经没有用，梅勒放开尤妮帕，趴到她身上，用

手臂护住她的脸，就这样等着撞击。

两秒，三秒，当撞击来到时，就好像有人在梅勒耳边狠狠

敲着一面大锣，地面轰然震动起来，她确信金字塔会随之崩塌。



当维米特拉克斯在她们身旁现身，不像降落，而是坠落，

地面再度震动了起来。它的爪子攫起梅勒和尤妮帕，飞到空

中。尽管发出光芒，它的身体还是冰凉的。

它的谨慎显得多此一举。金字塔承受住了撞击，只有棱

角上的雪块崩裂开来，滑落了两级阶梯，化成一片闪烁晶莹的

云霭，一片冰雪之雾覆盖住斜面好一会儿。直到雪崩停止后，

梅勒才看到飞艇的下场。

那艘金色的新月卧在其中一级阶梯的上端，离几秒钟前

梅勒和尤妮帕蹲伏的地方只有几步远。船身侧在一旁，紧邻

下一级阶梯的墙面。梅勒在空中只能辨识出一处轻微的损伤，

一个维米特拉克斯在船的甲板上凿出的洞。

“放我们下来！”梅勒对狮子说，虽然上气不接下气，但同

时也松了口气，感觉到一股新的力量流过体内。

“太危险了。”狮子的气息在冰冷的空气中形成一团白色

的烟雾。

“没事的。难道你不想知道那飞艇里有什么？”

“绝对不想！”

“木乃伊战士！”水后在梅勒脑袋里说话，只有她听得到，

“一大队的木乃伊战士，还有一名经由魔法操纵飞艇的祭司。”

梅勒看了一眼在维米特拉克斯另一只前爪中晃荡的尤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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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她的嘴唇在动。

“尤妮帕？”

“什么事？”维米特拉克斯问。

“我想她醒了。”

“真是会挑时间，”水后发牢骚，“为什么这东西老是在不

需要的时候冒出来？”

梅勒不理会自己体内的声音。不管这意味着什么或可能

让他们更伤脑筋，见到尤妮帕苏醒过来，她很高兴。毕竟是她

把尤妮帕打昏的，她很过意不去，但她的好友没给她任何选择。

“如果她还是你的朋友的话。”水后读取她的想法，已不是

第一次了，这早已成了一种坏习惯。

“她当然是我的朋友！”

“你看到她的举动，也听到她对你说的话。朋友不会这样

做的。”

“那是石光，尤妮帕也没办法。”

“但这也改变不了她试图伤害你的事实。”

梅勒没有回答。她飘在离金字塔最近的阶梯上方十余米。

维米特拉克斯的抓攫慢慢开始让人作痛。

“放我们下来！”她又求了它一次。

“至少金字塔看来稳固。”狮子同意道。



“这是不是说，我们可以看看飞艇？”

“我可没这么说。”

“但下面根本没有动静。如果里面真有木乃伊，那他们也

都……”

“死了？”水后挖苦地问道。

“失去了战斗力。”

“或许吧，但也不一定。”

“又是这种能帮上大忙的意见。”梅勒刻薄地说。

维米特拉克斯做出决定，轻轻鼓动翅膀，把梅勒和尤妮帕

带回稳固的地面，就像耸立在地狱入口、有四千年历史的金字

塔一样稳固。

它先把梅勒搁在一级石阶上。梅勒站稳后，才小心地接

下维米特拉克斯爪子上的尤妮帕。尤妮帕的嘴唇还一直动着，

她的眼睛现在是不是开了条缝隙？梅勒似乎看见她眼皮下的

镜子眼睛在闪烁着。

她慢慢地把她的朋友搁到雪中。她急着想跑到飞艇那儿

去，但她先得照顾好尤妮帕。

梅勒轻柔地拍着尤妮帕的脸颊。当她冰冷的手指碰触到

她的皮肤时，感觉就像冰块撞到了冰块一样。梅勒想着，还要

多久才会出现冻伤的初步迹象。



“尤妮帕，”梅勒低语着，“你醒了吗？”

她从眼角见到维米特拉克斯发光的身体紧绷着，注意到

黑曜岩下一股股强大的肌肉像拳头般鼓起。这头狮子准备好

对任何攻击立刻做出反应。它的疑虑不单是针对太阳飞艇，

尤妮帕的背叛同样让它和水后不信任，只不过它表现得没那

么明显。

尤妮帕的眼皮眨了眨，迟疑地张开了。梅勒看到自己的

脸反射在尤妮帕镜子眼睛的镜片中。她几乎认不出自己来，

好像有人拿了张雪人的照片到她面前一样——她的头发结了

一层冰，皮肤是青白色的。

我们需要温度，梅勒惊恐地想着。我们会死在这里。

“梅勒，”尤妮帕绽开的嘴唇冒出微弱的声音，“我……

你……”接着她又默不作声，难受地咳着，一只手紧抓住梅勒

的衣摆，“好冷。我们……在哪里？”

“埃及。”虽然是自己亲口说出，但梅勒感到无比荒唐，好

像在说她们在月球上。

尤妮帕的镜子眼睛瞪着梅勒，但那闪闪发光的镜片并未

透露出她的想法。那个时候，当魔镜师傅亚钦波多帮她安上

镜子眼睛，让这盲眼女孩可以看东西时，梅勒只觉得那镜子眼

神冷冰冰的；但那种感觉绝不像此刻处于这个新冰河期这种



情景中这样恰到好处。

“埃及……”尤妮帕的声音听来沙哑，但不像在金字塔内

想说服梅勒呆在地狱时那样冷淡了。梅勒心中冒出一丝希望。

石光在陆地上面是不是无法控制住尤妮帕呢？

飞艇那个方向响起一阵金属声，然后是咔嚓声。

维米特拉克斯发出一声骇人的咆哮，急转过身。它爪下

的地面又再震动起来。

飞艇的侧面——现在朝上的那面墙，一片金属朝外打开

了，像一张竖起来的昆虫翅膀颤抖了好一会儿。

维米特拉克斯护在梅勒面前。这样一来，它遮住了梅勒

的视线，梅勒几乎把脖子伸到最长，想从它的四肢间看看发生

了什么事。

有东西从那条开口挤了出来，不是木乃伊战士，也不是祭

司。

“狮身人面。”水后低声说着。

那个生物有着男人的上半身，臀部以下是狮身，裹着沙黄

色的皮毛，有着四条强而有力的腿和尖刀般锐利的兽爪。狮

身人面似乎没有注意到维米特拉克斯和女孩们，坠毁一事看

来让他虚弱无比。他的血从多处裂开的伤口流到皮毛上，头

上有道特别深的裂缝。他在舱口软弱无力地撑了好几次，最



后失去重心，滚过船身的边缘，掉落在一级阶梯较高的地方，

像头过大的水牛一样狠狠摔了下来。他的血溅在雪地上，躺

着一动不动。

“他死了吗？”梅勒问。

维米特拉克斯大步走过雪地，朝飞艇而去，低头看着那只

狮身人面：“看来是这样。”

“里面还有没有？”

“我看一下。”它潜行接近飞艇，紧贴地面，鬃毛竖起。

“如果这艘飞艇的任务只是侦察，那一头狮身人面在船上

干吗？”水后问道，“这种工作通常由祭司负责。”

梅勒并不太熟悉埃及帝国的职位等级，但她也知道狮身

人面一般都占据高位，只在法老亚门欧菲斯和霍拉斯的大祭

司之下。

维米特拉克斯像只小猫一样灵活地爬上船身，只有爪子

在金属上发出的轻微刨抓声响，透露了它的行踪。但里面如

果真的还有什么东西存活着，他们的声音也早已发出警告了。

“为什么是只狮身人面？”水后又问了一次。

“我哪里会知道？”

尤妮帕的手摸索着梅勒的手。两人的手指交叉紧握在一

起。虽然情势紧张，梅勒还是感到松了口气，至少眼下看来石



光无法影响尤妮帕或已对她失去兴趣。

维米特拉克斯潜行到敞开舱口的最后一段路。它把自己

巨大的前爪挪向开口，颈子前伸，瞄着下面。

期待的攻击并未发生。

维米特拉克斯绕着没被舱盖遮住的舱口各处，从各个角

度瞧着船体内。

“我好冷！”尤妮帕的声音听来像是思绪飘到远方，以至

于理智还无法理解发生了什么事。

梅勒更紧地抱着她，但她的目光继续盯着维米特拉克斯。

“它不会要进去里面吧？”水后说。

我们要打赌吗？梅勒心想。

黑曜岩狮猛然一跃，它巨大的身子正好穿过那个开口。当

它这个发光的轮廓消失后，周遭顿时变得灰白。直到现在，梅

勒才明白是它的光亮让周遭的雪地无比闪亮。

她等着一阵声响——打斗的杂声、叫喊和咆哮以及撞击

船身后发出的空洞回声。但四周寂静无比，反让她担心起维

米特拉克斯来。

“你想它会不会出事？”她问水后，却见到尤妮帕精疲力

竭地耸了耸肩，因为梅勒大声问着。当然啦，尤妮帕还不知道

梅勒发生了什么事！在地狱相遇之前，她们是在威尼斯说再



见的。当时水后对梅勒来说，还只是个传奇，一个威尼斯人低

声虔敬地提到的神秘力量。她从未想过，水后有天——真的

只在几个小时后——会存在她的身体内。

那时候起，发生了许多事。梅勒不再想对尤妮帕讲述她

的冒险，讲述她穿越地狱、寻求抵抗埃及帝国的救援之旅。但

在地底深处，等着她的只是痛苦、危险和石光，还有尤妮帕。梅

勒急着想知道尤妮帕发生了什么事。她希望终于能好好休息

一下，能和她最好的朋友聊一聊。

飞艇内响起一声铿锵的金属声。

“维米特拉克斯？”

狮子没有响应。

梅勒看着尤妮帕：“你能站起来吗？”

一道暗影掠过那对镜子眼睛。过了几分钟，梅勒才搞清

楚那不过只是一只在她们头上飞过的猛禽的倒影。

“我可以试试看。”尤妮帕说，但声音听来无比虚弱，梅勒

很怀疑她是不是能做到。

尤妮帕挣扎着站起来，天知道她哪来的力量。但接着梅

勒想起尤妮帕胸内那一小块石光如何转瞬之间治好她的伤口。

尤妮帕站了起来，和梅勒一起吃力地拖着脚步靠近飞艇。

“你想要爬上去？”水后惊恐地问道。



总要有人去察看一下，梅勒心想。

水后和她一样担心维米特拉克斯，而她并没有好好藏住

这种情感：梅勒几乎能清楚地感觉到水后的不安，就像是她自

己的似的。

在抵达弯曲的船身尖端之前，梅勒看了一眼两米下方的

雪地上没有气息的狮身人面一眼。狮身人面失血更多了，形

成了一颗不规则的红星，尖端像罗盘刻度一样指着各个方向。

血在寒冷中已开始冻结。

梅勒又看向舱口，因为飞艇的船身太高，她们离得太近，

现在无法见到那个开口；并且要爬上平滑的船身并不容易。

一声巨响让她吓了一跳。

维米特拉克斯又蹲踞在船身上。它从舱口一跃而出，温

柔的狮眼瞧着下方的女孩们。

“空的。”它说。

“空的？”

“没有人，没有木乃伊，也没有祭司。”

“这不可能，”水后在梅勒脑海里说着，“霍拉斯祭司不会

允许狮身人面单独巡逻的。祭司和狮身人面是死对头。”

你倒是很了解他们，梅勒心想。

“我竭尽所能帮威尼斯抵抗埃及帝国及其大军，我对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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